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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参加过科举考试
鲁迅参加过科举考试， 那是 1898

年 12 月 18 日，他与堂叔周伯文、周仲
翔、 弟弟周作人一起参加了会稽县考。
所谓县考，也称县试，是科举路上的第
一关。

考试每场一天，黎明前点名。 考生
在被喊到名字后由业师和保人陪同入

场，入场前要搜身，以防夹带小抄。 入场
之后，先生与认保的廪生向考官作揖致
敬，然后到考官身旁站立。 考生入中厅
接卷，高声说明由哪位廪生作保，廪生
高声确认，这个过程被称为“唱保”。 考
生落座之后， 衙役举牌灯巡行场内，考
题就贴在牌灯上。 考生见考题即可开始
答卷。 试卷纸是专用的，有红线画好的
格子。

第一场为正场， 考四书文章二篇、
五言六韵诗一首，有字数规定，全卷不
得少于 300 字，不得多于 700 字。 第二
场为初覆，考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
经论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约百字。 第
三场称再覆， 考四书文或经文一篇，律
赋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前
场“圣谕广训”开头二句。 第四场连覆，
试经文、诗赋、骈文。 是否需要考第五
场，由主考官决定。

考场不供烛火，天黑即是最后交卷
时间。

考试揭晓要张榜公布，当时称之为
“发案”。 发案的形式有点怪，它不是按
照成绩次序由右向左依次排列，而是写
成圆形，所以称为“团案”。 每案 50 名，
考生名字写成一个大圆圈或内外两层

圆圈。 放在正中提高一字的，是第一名，
然后逆时针排写名次。 前几场的发案只
写座号，直到末场考完，才用姓名发案。

第一名称“县案首”，一般不需要再参加
府考和院考，即可成为秀才。

鲁迅参加了这样的考试，但没等结
果公布就回南京了。 他考得怎么样呢？
当下的出版物中有种种不确切的说法。
有人说鲁迅考了第 37 名。 然而，如果鲁
迅真的考了第 37 名， 他可能就成秀才
了。 因为那一年会稽的秀才名额是 40
名。 县考 37 名而放弃府试和院试，就真
的太可惜了。

说鲁迅是第 37 名， 可能是阅读的
粗心导致的计算错误。

关于此事的答案， 周作人日记有
记载： 那一年会稽县的考生有 500 余
人， 发案是从高到低，50 人一图。“会稽
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
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 仲翔叔头图
廿四， 伯文叔四图十九”。 账是不难算

的：周作人“十图三十四”，也就是第 484
名 ；鲁迅 “三图三十七 ”，也就是第 137
名。

鲁迅参加县试而没有参加府试，透
露了一些信息。 尽管他是在别的人劝说
下应考的，但他能去参加考试，说明当
时的鲁迅对自己的前途尚处于不确定

状态。 如果他在县试中一举夺魁，他是
留在绍兴当秀才，还是回南京矿路学堂
读书，是很难说的。 然而，他的县试成绩
只 考 了 第 137 名 ， 秀 才 名 额 是 40
个———要想通过府考和院考从 137 名
上升到 40 名之前，并非易事。

一方面是考中秀才的把握不大，一
方面是矿路学堂已经录取，鲁迅放弃了
府考和院考，回南京进了矿路学堂。

有时候，失败未必是坏事。
(选自《文摘报》)

◎季羡林为写《糖史》，从
1993 年至 1994 年， 除礼拜天
休息外，每天上北大图书馆读
书 ， 夏天要忍受书库里的酷
热 ， 有时碰到一条有用的材
料，便欣喜如获至宝。 有时枯
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
重的双眼累得个 “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却找不到一条有
用的材料……经过两年的苦
练，季先生可以“目下一页，而
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

度”。 他的《糖史》就是这样写
成的。

◎王瑶曾对学生讲学问
的层次 ：第一等是定论 ；第二
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
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 王
瑶先生又说大量的论文不过

是自圆其说， 这就不错了，千
万不能人云亦云。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
调整”， 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
国各大高校的哲学教授，他们
有着各自的成见。 来自清华的
以为北大的只讲哲学史，北大
的以为清华的不读书，别的学
校则担心清华、北大以“老大”
自居。 系主任金岳霖是从清华
来的 ，他尽量 “一碗水端平 ”，
为了避免别人说“清华帮”，对
清华来的教师特别注意约束。

学林新语

未来《诗经》学的发展
方向

王长华、赵棚鸽在 2018 年
第四期 《文艺理论研究 》上说 ，
辛亥鼎革之前，《诗经》 一直以
经学面目出现， 清末以前学者
始终重视的都是《诗三百》中的
价值问题。 至章太炎以《诗》为
史，始将经学一变而为史学，成
为 《诗经》 学价值被解构的开
始。 此后，胡适等新一代学人视
《诗经 》为史料 ，经学价值被进
一步解构。 同样由胡适倡导而
获“古史辨派”助推的《诗经》文
学化解读在 1930 年代走进歌
谣化。 至闻一多以西方理论为
标准的《诗经》研究的出现，《诗
经》文学化解读基本定型。 1980
年代出现的以“文化”为号召的
《诗经 》研究 ，其实是起于文学
又最终获得文学首肯的。 回望
百年《诗经》学，可以看出，彻底
瓦解《诗经》经学的道德价值而
将其引入历史、史料和文学，从
一开始就存在诸多问题。 然而
今天《诗经》学回归纯粹经学研
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以文
学理解为前提， 同时部分肯定
诗教传统中的价值期许， 或可
成为今后 《诗经》 学努力的方
向。

论点短辑

故纸堆里的江湖儿女

看了贾樟柯拍的《江湖儿女》，内心
唏嘘不已。 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哥”和老
病的中年男子，中间到底隔着多少个江
湖儿女？ 贾樟柯说，“江湖”意味着动荡、
激烈、危机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
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有情有义的男
男女女。

那么， 江湖儿女一定是那些很能
“作”，又很能给自己加戏的人吧？ 现实
中有没有，很难对号入座，但是小说里
一定有。 闫红的新书《我认出许多熟悉
的脸：闫红读名著》，便是一本“江湖儿
女”大全。

2005 年出版就引起轰动的《误读红
楼》，令闫红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经过十几年的人生洗练，除了书与
文章越写越多， 看问题愈发一针见血，
她快人快语的个性一点没变，依旧能用
最直白的语言戳到你最深的痛点。

我知道的这类型女作家还有一位：
毛尖。 毛尖属海派，多少有点吴侬软语
的委婉， 但闫红像个仗义执言的朋友，
她的话你不可能听不懂，就看你愿不愿
承认她说的都是真的！ 就像她在本书的
自序里所说：“并不是想用道德解读小
说，相反，我一直特别同意那句话，伟大
作品，表现的都是人类的道德困境。 ”

本书第一章“美人其颀”指出的是
“女性困境”。 所涉女子并非是现代女
性，而是藏在故纸堆里的“红粉”。 开篇
的“杜十娘看错了李甲而你看错了她”，
显然是在为李甲正名。 我们只知道杜十
娘虽为风尘女子，却重情重义，而李甲
为了贪图钱财，竟把杜十娘给卖了！ 可
这事搁在闫红的文章里，那杜十娘就是
本想控制李甲， 但却未掌握好尺度，结
果反而失了身份丢了性命。 两人开启的
是爱情归爱情、伤害归伤害的相爱相杀
模式。 千万不要以为闫红的观点标新立

异。
青年作家张怡微也写过一篇分析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文章，分析得基
本与闫红一致， 就像杜十娘自己说的
“这件事总是我自己荒唐”。 想起电影里
扮演杜十娘的年轻时的潘虹那么美，可
算是“红颜薄命”一说的实锤了。

等到再看闫红写的焦仲卿怎么不

会在母亲与妻子之间做人，酿成了他与
刘兰芝双双自尽的恶果；红拂如何审时
度势，撺掇李靖逃离杨素身边；柳如是
多么坚强地给钱谦益以鼓励，那简直就
是红尘里的芦苇，既坚强又妖娆。 我们
不禁要问，这些难道不就是历史里的江
湖儿女吗？

本书中还有关于《简·爱》、《包法利
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乱世佳人》
等多部小说的内容分析，其实结论闫红
用一个标题就说完了：“郎才女貌的这
些道道，在爱情里其实没什么用。 ”阅读
是最好的老师，读了你就懂了，读书和
阅人都一样。 就像《江湖儿女》中的巧巧
对斌哥说，“对你无情了，也就不恨了”。
这就是江湖儿女之常情，也是闫红阅读
名著的体悟。

（选自《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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